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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来说，九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咿呀学语的孩子背上书包走进校园，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迈进大学这座象牙塔，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走向

工作岗位……新的环境、新的身份，让人充满新的期待。
还有一群人，他们在九月背起行囊，走进工厂。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一群愿意把自己的青春洒在工厂的人。他们有的是大学毕业生,

有的是曾经的高考落榜生,有的种过田,有的经过商,也有的是子承父业，他们在自己青春热血的
年纪从四面八方来到工厂。

说起工厂，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流水线的枯燥作业、昼夜倒班的工作、耐穿却不好看的工服，
还有挥汗如雨的日常。在很多人看来，工厂是一个机器冰冷运转只为生产制造产品的地方。

然而在这群人眼里，工厂是他们生活和奋斗的地方，是他们温暖的家园。他们是工人，也
是作者。他们用自己温柔的笔去触摸工厂的灵魂，写自己的体悟，也写工厂的命运。

九月，如约而至的凉爽，让人心怡；九月，带着秋的内敛，蕴着秋的端庄；九月，携着秋的成
熟、含着秋的向往。让我们一起来读他们的诗歌和故事，感受工人们别样的青春和理想。

何国洋

八月的风，不再那么轻柔；八月的雨，倾泻如柱
不再淅淅沥沥；八月的钢城，已不再闷热的让人喘不
过气。

转眼间来到鞍钢参加工作已六年有余，时间真
是如白驹过隙。

我叫何国洋，今年 29岁，如果按工龄来说，我算
得上“老”工人了。

前几日，偶然间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今年鞍钢
新入职职工的迎新晚会，不禁回想起自己刚入职的
那几年。那一年是 2013年，一群刚走出校门的追梦
青年，一群怀揣着远大志向的愣头青，带着那股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劲儿来到了鞍钢。还记得那一年的毕
业前夕，很多同学说我想不开，一个大专生去工厂只
能当工人，又脏又累，还不如去外面大城市闯荡一
番，我一笑了之，没有过多的解释。毕业后，绝大多
数同学都去了南方，去更大的城市，找了干净又体面
的工作，而我还是选择留了下来，选择进入鞍钢。

还记得那一年的夏天，第一次踏进鞍钢大门，鞍
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大。以前只是从大学老师那里
听过十里钢城，可这座城，岂止十里。那时候新入工
厂的职工都会被安排到几个分厂参观学习，记忆尤
为深刻的是去热轧厂时看到的场景，在热得连呼吸
都困难的环境中，一位工人师傅在现场工作的背影
打动了我。我从他那浸透工装的汗水里看到了那份
坚持，那份使命感，内心油然而生的是真诚的敬佩。

入厂后，我被分配到了一个距离鞍钢厂区比较
远的水站。水站在鞍山的邻市辽阳，由于那边没有
住宿条件，每天要往返于辽鞍两座城市之间。那里
人员配置上比较少，班里就我和师傅两个人。由于
我是在实习期，每天的工作就是观察仪表参数，学习
规章制度，学习工艺流程等等。水站表面看上去好
像跟鞍钢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但实际上却为鞍
钢的持续生产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资源。

没过几天，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打更
老头”，感觉自己的满腔热血就要凉透了，感觉工作
和所学的专业知识一点也搭不上边。那一阵我确实
有些压抑，感觉人生啪嚓摔到了低谷。就在水站工
作了三个月后，我赶上了公司的人员调配，我被调回
了厂里，那一年冬季来到了现在的单位冷轧厂，真正
做了一名生产一线的工人，产线的操作岗位，这里和
之前的单位完全是两种节奏，一快一慢，在慢节奏里
待了一段时间的我，起初对这样的工作环境有些不
适应，忙的时候，用脚打后脑勺来形容可能有些夸
张。因为倒小班，刚开始的时候身体上有些吃不消，
夜班困得眼皮直打架。因为对设备和生产工艺了解
也不够，那段时间真是“前怕狼后怕虎”，生怕因为自
己的操作失误而导致机组停车，每天兜里揣一个小
笔记本，把一些记不住的东西写下来，回到宿舍以后
再拿出来看看，在脑海里想着操作步骤，有时候做梦
都在操作设备。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我慢慢地能
独立操作了，终于有了小小的成就感。

这几年，虽然一直在生产一线，虽然脏点累点，

夜班也很困，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有些坎坷，但只要
坚持下去，我相信一切肯定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
展。遇到困难三思而后行是我工作几年来一贯的风
格，敢干而不蛮干是从老师傅那里学来的，这使我在
工作上少走了不少弯路。

大概在四年前，偶然间看到一本书，是鞍钢内部
发行的文学类刊物，里面写了很多关于鞍钢的人和
事，有诗歌，有散文，也有小说。我看了许久，重新点
燃了尝试写作的想法。

我从学生时代就爱写东西，为什么不继续写下
去，把自己身边发生的关于鞍钢人的故事写下去？我
觉得我作为一名鞍钢人，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于是
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进行写作，我尝试写了一些诗歌，
也投了几篇稿子，但都杳无音讯。后来，鞍钢文联举
办了一次青年征文比赛，我投了一篇随笔，居然还获
了奖。这次获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也有幸结识
了一位鞍钢文联的老师，老师跟我说了很多，也给了
我很多宝贵的建议。

最近，我还利用休息时间跟随鞍钢文联的采风
团去生产一线进行采风创作。其实，我最初的写作
目的就是为了把更多一线工人工作的状态写下来，
把基层员工的声音传递出去。在进行文学写作的这
几年，我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对我在
文学创作水平上有了很大的帮助，也丰富了自己的
业余生活，提升了自己的文学素养，给自己的生活增
添了很多乐趣。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写作有时候就好比工作，
可能说起来比较简单，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些枯燥
乏味，但只要坚持，只要敢做，一切都会朝着更好的方
向发展，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

在回忆的沙漏里，在鞍钢的这几年时光里，一切
好像走了好远，一切又好像刚刚开始。

那几年，这几年

姜 姗

从小父亲带着我进矿，我对什么都非常好奇，好
奇井下是什么样子的，好奇工人为什么把矿灯戴在
头上，好奇工人头脸为什么那么黑，好奇那是怎样的
工作？居然只剩下眼球和牙齿是白色的。

父亲 1949 年进矿，为矿山做了不少贡献，曾经
被评为省劳动模范。我本来想参加高考的，看着日
渐消瘦的父亲，又想想自己没有完全把握能考上大
学，遂决定“替父从军”，来到曾经让我好奇的矿山，
做了一名工人。

记得第一天上班，我的同事们都买了手表，穿着
高跟鞋，我戴着从父亲手上退伇的手表，穿着刷得发
白的田径鞋，我并没有感到与人不一样的窘迫，我只
记住了父亲的嘱托：“多向师傅们学习，有了一技之
长，才能养活自己。”

煤矿有四大固定资产：分别是绞车、水泵、抽风
机、压风机。绞车是提升物料和人员上下井最重要
的运输工具，开绞车必须一人开车，一人监护，不准
双手离把。我的师傅是位妙龄女子，师傅虽年纪轻
轻，但她工作尽职尽责，手把手教我如何操作绞车，

并把安全注意事项告诉了我。我的工作岗位在地
面绞车房，这部绞车滚筒直径有 5米，它有两个操作
手把，一个是换向器手把，一个是制动闸把。每天
听到运输信号响起，我就先打开换向器手把，再慢
慢把制动闸把推到指定位置。就这样，绞车从爬行
阶段开始，到初加速阶段，再到主加速阶段，待到该
减速位置警铃响起时，我会切断电源，然后用闸把
控制速度慢慢减速，最后才让大罐缓慢地停稳。

记得我第一次开绞车时，听到轰鸣的机器声非
常紧张，看到深度指示器显示快到减速阶段了，我
手忙脚乱赶紧停车。师傅看到后，立刻过来告诉
我，必须先把速度减下来，然后再缓缓地停车，这样
才不至于伤到人，就像你乘公共汽车，司机若急刹
车，都会让人站立不稳或碰手碰脚，严重的还可能
造成伤亡。只有紧急情况，才允许紧急刹车。

绞车有两个罐笼，一个罐有两层，一层能乘 20
至 30 人左右，双罐总共能乘 100 多人。每班乘人和
运送物料要开 300多钩（次），运送的物料有木头、水
泥、工字钢等等。我每天为了上夜班不犯困，坚持
在家休息好，年幼的女儿也懂事的在院子里玩，不
敢弄出声响，直到我起来烧饭，女儿才跑到我跟前，
撒娇地让我抱抱。上夜班时，我怕自己犯困，会拿

出风油精抹在太阳穴上，为自己提提神，或是待绞车停
稳了，走下司机座椅，用凉水洗把脸，然后在绞车房来
回走走，或唱唱喜欢的歌曲，或吟诵喜欢的诗歌。每天
车停稳了，看到一束束灯光和脚步声由远及近地来了，
听到这些声音，看着如星光的人群，我感觉自己每天把
上万人安全地送上井了，让他们这么快就沐浴到阳光，
闻到了花香，我心里就有满满的成就感。

绞车工是特殊工种，必须培训合格才允许上岗。
据说日本人在淮南大通矿会给绞车设置防过卷坠陀在
司机的头上方，一旦绞车司机开过卷，坠陀就会自动掉
下去砸死司机。因为一旦过卷就会造成死亡事故。这
个岗位手里掌握着工人的生命，比方说如果立井摔罐，
在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下会造成 100 多人伤亡，还会破
坏罐道，短时间内恢复生产非常难。就是因为这个岗
位的特殊情况，我们绞车司机在家几乎都做过一个梦，
那就是梦见自己开绞车刹不住闸，从睡梦中惊醒。我
在绞车司机这个岗位，从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因为见
多了矿山恶劣环境造成的伤害。我时刻告诫自己，不
能掉以轻心，必须精心操作才对得起那些为矿山做出
贡献的父老兄弟！

工作是为了生活好，安全是为了活到老。记得我
的一位领导曾说过，我们工作从大处说是为了国家多
出煤炭，从小处说更是为了我们自己，自己努力工作让
生活富裕些，让生活更暖和一些不是吗？

苏清业

这么多年
习惯了机器的轰鸣声
转动的部分都是小心脏
它们跳动着时光的脉搏
拥有着虔诚的灵魂

角落里也会埋伏着不知名的虫子
它们偶尔发出的叫声
沾满了月光的香软
就像是秋天的协奏曲

季节更迭，白驹过隙
伸出手去迎接黎明的甘露
一夜静秋
秋阳洒满了厂房门前的合欢树

内心的喂养

耸立的厂房，钢铁的骨架
浸润着青春的汗水
是当初的抉择
让我用十几年的坚守和奉献去喂养你

一次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倾听煤与电的交响
发电机的负荷降下来又升上去
煤粉喷发出火花
电流通向远方

我不是你身边的发光体
只是守护着自己的职责
有时我的思维会伸展到某一个城市
灯亮的地方，照耀着我曾经的梦想

秋天的工厂
（外一首）

冰冷的机器也有诗意

我叫苏清业，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期，可以说是与改革开放共成长。

如今，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忙碌的
工作生活之余，读书和写诗是我生命里重
要的一部分。

2006年我结束了三年的代课教师生涯，来到了现在的
单位，当年 9月电厂的基础建设才刚刚开始，于是我应聘了
一份库工的工作。

电厂库工的日常工作无非是搬运些货物，叉车装卸
物资，行车起吊作业之类的事情。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
来到单位已经 13 年了，干了十几年的库工。就在前不久
被调到了电厂的运行部，目前是一名生产一线集控运行
的巡操员。

在中学时代我爱上了分行文字，尝试着写一些东西，
从那时开始便与文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来电厂工作之
后是我写作的高峰期，那时候刚刚接触网络，在“诗生活”

“新浪博客”上阅读了大量诗歌，在网络上也结交了很多的
文朋诗友，最为痛心的是几个诗友不幸英年早逝。

齐秦有一首歌叫《痛并快乐着》，其实写诗也一样，遇
到写作瓶颈的时候，我就学会调解自己，把注意力用在阅
读上，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优美的文字和精彩的故事情
节都能给我带来快感。

人总会有些爱好，写诗多年我从没有后悔过，因为诗
歌拯救了我的心灵，带给我乐趣。迄今我已在刊物发表数
百首诗歌，并与人合著诗集《根系》。

可以说，诗歌是我的第四个孩子。我珍爱着他们，一
天天看着他们长大，内心里珍藏着生活的点滴。像秋阳带
来的舒爽，像落叶回归大地那么踏实。

我叫姜云霞（女），笔名姜姗。今
年 49周岁，是一名矿工子弟。

我家有两位姐姐喜欢写作，在她
们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喜欢

写散文和诗歌。
我从事的几乎都是责任重大，又苦又累的工作，工

作之余我喜欢看书，后来在网上认识了不少老师，看到
了不少写煤矿和工厂的诗歌和文章，让我大开眼界。
生在煤矿，我太熟悉那些环境了，我从事井下工作六
年，从未想到冰冷的机器设备也有诗意，从那以后毎当
有工作间隙，我仔细观察这些“黑面包”也感觉到了诗
意。这些冰冷的家伙似乎不再冰冷了，在我的笔下它
们是暖和的，我的笔下不再只有人物了，也有了这些机
器，也有了我们这些工人与机器互动的酸甜苦辣。

有了文学爱好，似乎天更蓝了，工作也有盼头了，
每当我工作到疲惫不堪时，就看看发表的小文，似乎疲
累都无影无踪了。文字的魅力真是不容小觑！

何国洋，男，1991 年生，毕业于辽宁
科技大学，现就职于鞍钢股份冷轧厂，冷
轧厂镀锌线尾部操作工。鞍山市作家协
会会员、鞍钢文学创作协会理事、鞍钢摄

影家协会会员。高中时开始文学写作，喜欢用文字记
录身边的人和事。

代表作：《咖啡馆》《井下矿》《奔跑吧，钢青》等，作
品散见于《鞍钢日报》《流火》。

本版漫画
赵春青

蒋时忠

刺眼的弧光
在闪耀——
坚定的信念
在燃烧——

把钢铁与脊梁
焊在一起
把现实与梦想
焊在一起

我叫蒋时忠，笔名沧海桑田，毕业于浙
江师范大学，金华市作协会员。

我曾经教过书，经过商，当过老板；
而后又当过工人，做过果农，牧过羊，也
出远洋捕过鱼……历尽艰难坎坷，尝尽
世态炎凉。

我的人生格言是，把极其广阔而丰富
的生活阅历和痛彻心扉的人生感悟提练成
震撼人心的诗歌。

电 焊 工


